
� � 2013 年初，密云县居民举报在密云水库上游河道旁有一个垃圾填埋坑，原本普通的填埋坑因被新闻爆出关系到
北京水源地而备受关注。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它以简单朴实却触目惊心的影像，向我们
展示了北京市的垃圾困境。作者王久良说，大部分居民不知道垃圾处理的链条是怎样的，不知道自己的垃圾运到了什
么地方。

日前，一场由自然之友、绿色啄木鸟、自然大学、乐施会、爱思创新等多家公益组织汇聚一堂的交流会在北京举
行，这其中不乏中小型的 NGO 和未注册的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草根机构，他们共同为如何应对城市中的垃圾大军
而展开热烈讨论。在这场“垃圾突围战”中，社会组织能做些什么？在城市垃圾的链条中，哪些环节是公益组织、志愿者
们可以介入的？ 这些问题在讨论中，或许有了答案。

■ 本报记者 艾已晴

”

“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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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与城市垃圾链条

参与当天活动的社会组织
都是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
组织， 并且有关于城市垃圾处
理方面的项目涉及，“垃圾的处
理和分类主要在于人们的意
识， 公益组织能做的最基本的
肯定是宣传倡导， 但是简单的
喊口号、 贴标语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公益组织的介入其中，即
便是倡导也要有所创新， 才能
有效果。 ”一位志愿者表达了他
的看法。

的确， 各家社会组织的行
动方式各不相同。

自然大学的垃圾学院汇聚
了各大院校的志愿者， 他们每
周都要举行活动或交流， 组织
志愿者、 社区居民走访垃圾处
理厂、垃圾回收站等地方，并且
不定期发布调研报告。“我们调
研过近 50 个社区，有的社区多
为被政府表彰过的， 但其实垃
圾分类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更
多的垃圾分拣不是居民而是垃
圾分类指导员进行的。”自然大
学张凯说出他们发现的问题。

“现在向居民宣传垃圾分
类，不是以前的口号、标语式的
宣传，而是深入细致的宣传。 自
然之友在关注厨余垃圾和低价
值垃圾这一部门。 厨余垃圾是
垃圾问题的一个根源， 如果这
个能尽量分出来， 对垃圾处理
以及自己的健康会好很多。 ”更
加细致、精确，而不是泛泛，也
是大家在进行宣传时总结的经
验。

绿色啄木鸟环保公益组织
的绿色交换空间行动， 就是将
服装修改、家电维修回收、物品
交换等内容搬到社区开展集中
活动， 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义
务修脚等便民服务，在这其中，
分发宣传册、 宣传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很多人把废旧衣服、
物品、家电拿来维修交换，有些

就能变废为宝， 也是试着减少
垃圾产生。 ”负责交换空间的志
愿者说，“为民服务， 同时宣传
教育，效果也很好。 ”

“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工
作要有策略，需要跟政府合作，
需要进入社区， 不可能通过道
德性、 思想性的工作做成垃圾
分类。 ”张凯认为，政府先行、多
方协作的模式很好， 不能等着
居民自愿。 目前北京市的硬件
设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相对
其他城市来说优势很大了，基
本可以达到后期处理的要求。

张凯还分享了一个案例，
2010 年万科也曾经在西山庭院
进行垃圾分类试点， 投入的人
力、物力也很多，但企业或物业
做垃圾分类有其局限性， 只能
劝说、宣传，而不能要求居民怎
样做。 此外，如果在物业或居委
会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的情况
下， 与民间组织合作进行宣传
引导可能更有效。

在当天的交流会上， 有几
家企业派出志愿者或企业社会
责任方面的负责人参与讨论，
他们大多是食品类企业， 每天
产生大量厨余垃圾不可避免。
叫板 PIZZA 是一家连锁快餐
店，他们设有“叫板垃圾管理系
统”，进行店里的垃圾分类计量
标志、垃圾分类统计记录、垃圾
管理突击检查表。 现在，他们还
增加了管理层的垃圾知识培
训， 主要是跟随自然大学垃圾
学院参观垃圾焚烧厂、 进行调
研学习等。

“我们很希望更多企业有
这种意识， 我们公益组织非常
愿意帮他们做活动培训， 企业
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社区居
民、日常垃圾制造者，所以对他
们培训效果和影响肯定是事半
功倍的。 ”自然大学垃圾学员志
愿者说。

每天上午 7 点至 9 点，下午 5 点
至 7 点，是东城区龙潭街道绿景馨园
小区居民投放垃圾的时间。

龙潭街道环卫所的负责人卢秋
云告诉记者，在做宣传的时候要求居
民把垃圾袋单独投放，开始的时候怕
居民嫌脏，让值班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帮着倒，后来习惯了，居民也不好意
思，就自己倒了。 卢秋云认为做垃圾
分类引导很重要，“大家都是居民，不
要老说居民素质低，是咱们工作没做
到位。 ”她也坦言，希望有更多人介入
工作，“实在是忙不过来”。

在垃圾处理源头上实行奖励机
制， 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研究员陈立
雯则很明确地表答了她的看法，“这
没有可行性，长远来看，第一要考虑
成本，第二要考虑可执行性。 ”她认
为，要让居民将垃圾分类，不一定要
用奖励的方式， 很多国家的经验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是按付费来
处理，还可能减少垃圾产生量。

“如果要做到垃圾安全排放，在

源头上必须分类。 ”陈立雯说。 但面
对实际操作中如此繁重的宣传和执
行工作， 一位 NGO 从业者建议说，
希望有一天社会组织介入垃圾处理
的工作也能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考
量当中，“我们现在大多是依靠志愿
者自己承担活动费用， 资助和政府
购买环保类服务的还非常少， 一般
企业也不会意识到要去资助垃圾分
类相关的项目。 ”

当天 9 点左右，小区的保洁人员
准时来运垃圾。 卢秋云介绍，厨余垃
圾由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下属的
厨余垃圾运行中心来运走， 送到玉
蜓桥进行简单分拣， 然后转运到东
城区建在河北的处理厂。 可回收垃
圾则由保洁员运走， 卖给天天洁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值钱的东西
居民会卖给收废品的， 这里的可回
收物都不值钱。 一大桶基本一两块
钱，就给保洁员做补助了。 ”其他垃
圾还是由物业运到垃圾转运站。

龙潭街道两个奖励试点的费用

中，刷卡系统的一套软件、两台 pos
机、先期 1000 张卡共 2 万，每个试点
设两个垃圾分类指导员，每位每月补
助 600 元，给运送可回收垃圾的保洁
员补贴 350 元。还要加上每月三四千
元的超市购物券。 这笔资金东城区
城市管理委员会下拨一部分，龙潭街
道从环境建设资费里自筹部分。 另
一方面，2013 年 1 月至 6 月东城区
生活垃圾产量为 21.9 万吨， 与 2012
年同期相比，减少 0.55 万吨，目前呈
负增长趋势。

卢秋云最担心的也是经费问题：
“还怕大家都参与， 预计 30%居民参
与的话还能支付得起，超过的话就难
说了。 ”现在绿景馨园小区参与率是
23%，由第一天的三四户，增加到了
200 余户。 但她也认为，费用应该尽
量放在前端分类上，一方面可以提高
居民的环保意识，减少污染；另一方
面其他垃圾分量减少，也减少了垃圾
处理上的征地、运费等压力，总的投
入还可能会降低。

据陈立雯介绍，我国的垃圾处理
体系是分开的两个系统， 投入垃圾
箱的部分，是市政市容部门在管理；
可以回收的瓶子、 纸箱之类的回收
体系，是商务部门在管理。

可回收物的命运，可能是在家
里攒着卖给回收的人，到达废品回
收市场， 经过分类进入再生系统，
另一种是混同其他垃圾投放进垃
圾箱， 可能被捡废品的人捡走，没
被拣出来的， 就进入垃圾处理设
施，从垃圾楼到转运站，再到填埋
场、焚烧厂。所以，如果在细致的分
类还做不到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就
是干湿分开。

然而有些可回收物，在市场交易
中是不能卖钱的， 没有接受它的回
收系统。 官方尝试在做的回收系统，
比如东城区与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公司做的回收项目， 但他们做
的还是高价值的部分，比如纸类。 自
然之友的张凯建议， 政府如果做回

收系统，可以从玻璃类、橡胶类、电子
器械等开始做，纸类、塑料瓶、金属等
已经可以通过市场回收利用并进行
得很好，政府可以不用干预，市场不
能运行的，政府可以来做。

记者从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容科科长董作行处了解到， 东城
区餐厨垃圾处理的思路是“区内减量
化处理， 区外资源化利用”。 第一步
是将全区收集的餐厨垃圾（厨余垃
圾）运送至玉蜓桥和中绦餐厨垃圾分
拣站，进行沥水减量处理。 第二步夜
间外运，收运车将沥水处理后的餐厨
垃圾运送至东城餐厨处理中心。 第
三步资源化利用，餐厨垃圾经过高温
干化等处理工艺， 有效灭杀病菌，制
成蛋白质饲料添加剂。 可回收物由
街道保洁员或者物业公司联系回收
公司，进入可回收渠道处理。 其他垃
圾由街道保洁员或者物业保洁员收
运到就近垃圾楼或车辆收集点，由市
环卫集团运送至市其他垃圾处理站。

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但在垃圾
分类不充分的情况下，大部分垃圾都
混同其他垃圾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或
焚烧厂。 据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相
关调查， 目前我国垃圾完全分类的
比例只比 10%高一点。

从 1999 年第一个社区试点，到
2001 年申奥成功， 绿色奥运承诺的
一部分就是垃圾分类。 陈立雯表示，
2010 年走访这些社区的时候， 没有
发现根本性变化， 居民知道垃圾分
类，但再细致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10
个居民中可能有一个能把厨余垃圾
正确地跟其他垃圾分清楚。 2010 年，
在垃圾焚烧反建等压力之下，北京市
开始了新一轮垃圾分类试点，2010
年 600 个社区，2011 年增加了 1200
个，2012 年又增加了 600 个。 2012 年
3 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
台， 有一条关于垃圾分类不执行或
执行得不好是有罚款的，但这个法条
没有很好地执行。

� � 据自然之友的调查报告
数据，北京市目前有 20 座垃
圾填埋场。 自然大学陈立雯
介绍， 垃圾末端处理经历了
80 年代的随意填埋，90 年代
中后期开始卫生填埋，2000
年以后计划焚烧，2003 年左
右，因为土地资源紧张，并且
政府认为垃圾填埋不再是一
个安全的方式， 开始建设焚
烧设施。

在垃圾处理的整个链条
终端， 自然大学和自然之友
等机构主要做一些参观调
研， 以发布调研报告的形式
参与其中。“其实参观的效果
是很好的， 我的同学知道我
是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的，就
很感兴趣跟我过来， 当看到
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后， 很多
人都惊呆了。 ”垃圾学院的一
位志愿者对记者说。

“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
但是亲眼所见和数据积累，能
反映很多问题，也能让人直观
的感受到垃圾在我们周围是
多么可怕。 ”张凯如是说。

记者来到昌平小汤山附
近的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的当天，天气极好，如果只从
视觉上来看， 蓝天白云树影
婆娑，仿佛再惬意不过。 但刚
下车就被明显的臭味包围，
而这里距填埋场还有 4 公里
左右的距离。

在阿苏卫的垃圾处理区
域，除了环卫集团的填埋场、
污水处理车间， 还有另外两
家，堆肥厂和沼气发电厂。 设
计建设的焚烧厂已经因附近
居民的反对叫停。

填埋场的工作人员赵女
士介绍， 整个填埋区在 42.8

公顷左右，1994 年投入运行
时，设计日处理量 2000 吨，但
现在每天进入的垃圾大概有
3000 吨，分别来自昌平、东城
和西城。来到这里的生活垃圾
是直接填埋，没有分拣。 赵女
士表示，还是希望从源头就进
行分拣，在终端的话，工程量
实在太浩大了。这个填埋场预
计还能使用五六年，填满后将
封场绿化，之后再扩建或另找
地方还不知道。被叫停的焚烧
厂要建设的原因之一也是减
少填埋场的压力。

垃圾处理本身就不能依
靠一种方式去解决， 完全依
赖焚烧和完全依赖填埋是一
样不科学的。“现在本来就站
在一个垃圾分类的岔道口，
如果建起了大量焚烧炉，还
有什么动力和压力去做垃圾
分类呢？ 都一烧了之了。 ”陈
立雯说。 关于垃圾末端处理
设施的规划， 北京市每个五
年计划都会提到， 十一五规
划了 21 座焚烧炉，十二五时
改成 9 座，但规模变大了，其
中有来自群众反对的压力。

自然之友张凯也认为，
搭建焚烧厂与垃圾分类工作
是相悖的， 焚烧厂不是一个
分类处理的模式。“公开数据
是每天处理 1600 吨垃圾，但
据我所知这里每天收到的垃
圾是 1800 吨。 ” 超过预计处
理量， 说明可能燃烧得不够
充分， 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
增加，而且烟气处理也不够。
另外焚烧厂建在那么远的地
方， 每天从市中心运送垃圾
过去，成本是非常高的，完全
可以把这个钱投入到垃圾分
类的前端。 ”

� � 日本的社区、街道、公路的干净
程度， 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都名列
前茅， 这个现象的产生与日本近乎
“变态”式的环保理念 ，尤其是垃圾
分类的先进程度关联甚密。

在日本的大街小巷， 无论空间
有多狭小拥挤， 你总能发现标志着
不同回收类型的一排垃圾箱。 无论
日本人的生活节奏有多匆促， 他们
在对待垃圾处理的行动上， 绝不会
因为着急而产生丝毫的怠慢。

“起初你会觉得是认真得可笑，
后来变成内心的深深崇敬。 ”几个留
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这样告诉记者。

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对于垃圾的
分类蕴藏着这样令人震惊的内在精
神？ 怎样的社会环境才会孕育出这
样的垃圾分类方式？ 中国应该像隔
壁邻居“日本”理性地学习到怎样的
环保政策和理念并付出真正的行
动？旅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林萍
和旅游卫视主持人杨旸接受 《公益
时报》 记者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解
读。

立法支持 严苛分类

日本的垃圾最大分类有可燃
物、不可燃物 、资源类、粗大类和有
害类，这几类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
比如可燃类包括可以燃烧的橡胶制
品、 剩菜剩饭和一些可燃的生活垃
圾，但不包括塑料；资源类垃圾还具
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
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 、听装饮料
瓶、玻璃饮料瓶等；有害类则是指存
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 有毒
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
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包括电池、荧
光灯管、灯泡 、水银温度计 、过期药
品、过期化妆品等。

“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类别有
那么几种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日
本有些城市要求将垃圾分为几十
种。 ”林萍说。

作家林萍所言非虚，资料显示，
前几年横滨市已经把垃圾类别由原
来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
民发了长达 27 页的手册， 其条款有
518项之多。很多条款极其繁冗：口红
属可燃物，但用完的口红管属小金属
物；水壶属金属物，但 12 英寸以下属
小金属物，12 英寸以上则属大废弃
物；袜子，若为一只属可燃物，若为两
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
旧衣料；领带也属旧衣料，但前提是
“洗过、晾干”。 而德岛县上胜町，更把
垃圾细分到 44 类，并计划到 2020 年
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自从 1970 年出台了首部关于
垃圾处理的法律， 至今日本已制订
了 4 部垃圾处理专门法和一部全面
修正法。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如
果日本市民违反规定乱扔垃圾，将会
被警察逮捕并处以罚金， 公民依据
法律有权利监督举报乱扔垃圾者。

“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定。 有的地
方比较宽松，只要分七八类，而有的
地方则要分 20 多类。我现在住的中

野区，大方面可分为：可燃垃圾，星
期一、 四早上 8 点前扔； 不可燃垃
圾，星期六早上 8 点前扔；报刊书籍
纸箱、 瓶瓶罐罐类星期四早上八点
半前扔；陶器金属玻璃类的，第一 、
三周的星期二早上 8 点前扔。 ”林萍
告诉记者。

养成教育

事实上， 日本的垃圾分类教育
深入国民观念，从儿时起，家长就教
会他们垃圾必须自产自销， 有些学
校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去垃圾焚烧厂
参观， 同时开展资源回收再利用的
创新实验课， 让孩子从小有意识地
将这些废品垃圾变废为宝， 不仅开
发了孩子的创新潜能， 实践了课堂
知识，更让国土狭小、资源紧张的日
本的环保事业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力量补充。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每一个大
人都在为垃圾分类做着现实行动上
的榜样。平日里，几乎看不到随地乱
扔垃圾的日本人。 他们通常是把垃
圾放进包里带回家再分类处理掉 。
日本的女孩子外表极其精致、干净，
可你翻开她们的包包， 会惊讶地发
现，里面除了化妆品之外，还有购物
小票、空瓶子等垃圾。有时候一张面
巾纸会被反复使用， 用完之后会被
捏成团，放进包里。背着奢侈品包里
面放的却是垃圾一点儿也不夸张。 ”
林萍说。

“在日本如果你不好好实行垃
圾分类的话， 你会完全受不了人们
自发对于乱扔垃圾者的强烈鄙视 ，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惩罚， 不仅面子
全无、特别丢人，甚至会感觉无法在
群体中生活， 所以这种力量也是养
成日本人好习惯的重要法宝。 小朋
友看见他们的家长和他所能够看
见、接触到的大人，都在一丝不苟地
履行垃圾分类的职责，那么，榜样随
时在身边， 他们就不可能不养成优
良的垃圾分类的习惯了。 ”杨旸跟记
者这样说。

“我们去日本做节目的时候观
察过别人扔牛奶盒的过程。 看上去
一个简单的饮料瓶子， 在中国可能
只随手一扔就完了，但是在日本，需
要很多个步骤才能符合扔弃标准 。
首先要把剩余液体喝光或倒光 ，再
用水简单地进行冲洗， 然后把瓶盖
拧开，把外面的贴纸塑料剥开，踩扁
之后，等到‘资源垃圾政府统一回收
日’的时候 ，拿到指定地点扔掉 ，或
者丢到商场或超市等地方专门设置
的塑料瓶回收箱内。 如果是牛奶盒
子的话， 还必须沿着压折线铺平成
四方形状。 ”杨旸说。

如果说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的话， 日本的企业则想了很多创意
来让垃圾回收变得有趣灵活。 比如
在饮料瓶子外包裹的塑料薄膜的正
面，设计类似脑筋急转弯等内容，如
果你想知道答案， 就必须要把整个
薄膜拆下来。这样一来，人们的兴趣
就被激发出来了，不仅益智有趣，还
顺便协助了垃圾分类的执行。

垃圾预备式：
公益倡导也要创新

垃圾源头：分类得奖励 模式是否可持续

垃圾途中：垃圾分别去何处

垃圾处理：终端的尴尬

日本：近乎严苛的垃圾分类

� � 自然大学组织学生、 志愿者、 居民到垃圾填埋场实地参
观，场边的剩余沼气处理设施散发的气味让参观者难以忍受

� � 绿 色 啄 木 鸟
在 一 次 社区 服 务
活动 中为 居民 发
放近 50 万份 《绿
蛙在行动 》垃圾分
类的宣传册 ，并解
答居民的问题

延伸阅读


